
明越坐在天恆集團會客室的沙發裡，手中握著一份收購合約和幾疊附件，整

個人陰沉沉的，彷彿隨時都要爆發。 

工作區的員工們紛紛透過玻璃牆看向裡面的小少爺，忍不住八卦起來—— 

「你們說，明少爺是來幹什麼的？」 

「打架的唄，他哪次來天恆不是找樓總打架的。」 

「打架幹麼到會客室啊，他倆平時不都是在停車場打的嗎？」 

「哎哎哎，我聽說明優機械破產了，咱們天恆有意收購明優，小少爺莫不是

為了這個事兒來找樓總的碴？」 

正當這時，廊外的電梯忽然「叮」了一聲，眾人心照不宣地噤聲，紛紛低頭

翻閱手中的檔，直到樓總筆挺的身影進入會客室後他們才重新抬頭。 

他們本想繼續八卦，卻見會客室的電動窗簾徐徐闔上，明越很快便消失在眾

人視野外。 

明越蓄有一頭褐色的及肩鬈髮，平日裡束一半在腦後，細長的脖頸上時常佩

一條墜有紅瑪瑙的頸鏈，垂眸斂眼時美得讓人挪不開眼——譬如現在。 

然而這份美持續不到三秒。 

明越憤然起身，直逼向門口的男子，將人抵在門板上，用力揪住他的衣領質

問道：「樓時景，你什麼意思，收購我家公司也就罷了，為什麼還要收購我？」 

他一邊說話一邊用合約拍對方的臉。 

兩人身量相差無幾，樓時景凝視著這張近在咫尺的臉，眸光暗了暗。 

明越的眼尾因怒意而微微泛紅，「平日裡能打能說，這會兒啞巴了？」 

樓時景的五官凌厲，輪廓彷彿用雕刻刀細細削成，雙目銳利深邃，無論何時

都是一副冷凝的神態，語調亦是冷淡沒有感情，「是和你結婚，不是收購你。」 

明越忍住了掐死他的衝動，許久才從牙縫裡擠出一個字來，「滾！」 

樓時景冷靜自持地掰開他的手，很快來到沙發前坐定：「這是兩家父母的決

定。」 

「都什麼年代了還父母的決定。」明越被他的話氣笑了，「你腦子是被裹腳

布裹沒了嗎，包辦婚姻也能接受？我們家已經破產，你和我結婚撈不到半分好

處，你是個奸商怎麼會做這種賠本的買賣？」 

樓時景倚在沙發上優雅地蹺著腿，不言亦不語，明越忍耐多時的怒意被他這

副狂傲的姿態激發，當即扔掉文件，握緊拳頭朝他臉頰揮去。 

樓時景偏頭扣住他的手腕，「打人不打臉你不知道嗎？」 

「你這張臉挨的打還少？」明越用另一隻拳頭砸過去，毫無例外又被桎梏了。 

樓時景將他壓在沙發上，並將其雙手反剪於身後，動作乾脆俐落，和以往的

每次交鋒如出一轍。 

明越試圖起身，可後腰被人用膝蓋抵住，雙手也無法著力，整個人像條泥鰍

似的扭來扭去，末了只能用嘴皮子炮轟，「姓樓的你給我鬆手，是個男人就和我

單挑！」 

樓時景盯著他的後頸，緊貼耳根的一顆黑痣赫然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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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倆現在不就是單挑麼。」語氣平淡，與他暗沉的眸光大相徑庭。 

「你他……」明越按捺住怒火，語調稍顯柔和，「你就打算這麼對待你的結

婚對象？還沒結婚就開始家暴了？」 

鉗制他的手果然微微鬆懈下來，明越迅速起身，揚手往對方臉上招呼去，然

而他沒料到對方居然不躲，即將刮上面頰的巴掌被迫停下，與那張稜角分明的臉

只差毫釐。 

明越很快便收手，轉過身時神色陰翳，「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羞辱我。」 

樓時景盯著他的背影，不答反問：「怎麼羞辱你了？」 

明越眸光閃動，語氣不似片刻前的咄咄逼人，倒是多了幾分懇求之意，「你

已經收購明優了，我們的婚事可以取消嗎？」 

「不可以。」樓時景語調淡漠，回答得果斷乾脆。 

明越的身影微微僵住，連空氣也變得沉寂冷凝。 

是啊，明家已經破產，他現在有什麼資格和樓時景討價還價？ 

半晌後，明越拿著那疊文件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會客室的門開了又合，明越大步流星地走向電梯口，很快，樓時景也出來了，

神色一如既往地冷淡漠然。 

果然又打架了。 

安靜的八卦群因為這句話沸騰不止…… 

＊＊＊ 

明越坐上駕駛座，煩躁地揉了揉頭髮。 

剛才和樓時景打架破壞了髮型，他索性摘掉髮圈，讓頭髮散落下來，身上的

Ｔ恤也被揉皺，越看越不順眼。 

「有病。」他不禁罵道，「一個搞房地產的，為什麼要收購生產機械的公司？

樓家人真是從上到下從裡到外壞透了！」 

他和樓時景不對盤了八年，渝城無人不知他倆之間王不見王，如今明氏被樓

家收購也就罷了，樓時景居然還要和他結婚？ 

到底是樓時景瘋了還是世界瘋了？同性婚姻雖然合法，但用在他們倆身上就

是違法的。 

明越綁好安全帶，一腳踩在油門上迅速駛離停車場。 

煦暖的風透過車窗拂在那張明豔張揚的臉上，明越將遮目的褐色鬈髮攏到耳

後，所有不悅都溢於眼底。 

天恆還沒正式收購明優，他得回去上班。 

自打股東們陸續退股後明優就難以為繼，再加上國際市場狀況嚴峻，導致原

本以國際市場為核心的明優日漸衰微，即使想轉戰國內市場也為時晚矣，不得不

面臨破產的危機。 

明越畢業後在公司只待了兩年，若說感情深厚那必然是假話，但他知道公司

對於老頭兒而言有多重要。 

可是老頭兒為什麼連親兒子也賣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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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越心裡有氣，在公司獨自待到七點才離開。 

初夏的夜晚十分涼爽，明越把車停在江邊的一家大排檔附近，點了一道菜，

思考幾秒後又要了一手啤酒。 

開車不喝酒的道理他懂，反正附近有旅館，隨便睡一晚就好，明家雖然破產

了，但不至於連開房間的錢都拿不出來。 

不多時老闆將香噴噴的蝦子送到他面前，裝蝦的容器是個心形不銹鋼盤子，

一分為二，左邊是蒜蓉味，右邊是麻辣味。 

明越開了幾瓶啤酒，然後戴上手套沉默地剝蝦。 

放在桌上的手機不時彈出通訊軟體提示，不用想也知道是老頭老太太發來

的，與十幾通未接電話通知一起顯示在螢幕上。 

他悶頭喝下整瓶啤酒，依舊澆不滅心中的憂愁和怒火，索性又喝下兩瓶。 

很快，手機螢幕再度亮起，清脆的鈴聲響起，看著螢幕上顯示的聯絡人名稱，

明越猶豫幾秒後摘掉手套接通了電話：「姊。」 

「怎麼啦越越，媽媽說你有兩天沒回家了，電話不接，訊息也不回。」 

「明家破產了。」明越一邊喝酒一邊回話，「老頭兒還把我賣給了樓家。」 

電話那端沉默了幾秒，明穗暖如春風的聲音再度響起，「這事兒我略有耳聞，

據說是樓家主動提出聯姻的？」 

明越冷哼，「咱都破產了，什麼聯姻不聯姻的。樓時景就是想趁此機會報復

我、羞辱我。」 

明穗說道：「你若不同意就和樓家好好商量商量，想辦法讓樓家人主動鬆口，

別和爸媽賭氣，好嗎？」 

明越沉默著，一想起樓時景那副嘴臉就讓人生氣，很顯然，樓時景並不打算

放過這個羞辱他的機會。 

明越煩躁不堪，索性將話題一轉：「妳今天不上班嗎？」 

「我剛起床，上午有一台重要的手術要做。」 

「那妳快忙吧，我就不打擾妳了。」明越說完飛速掛斷了電話。 

 大排檔的生意很火爆，明越霸佔著最好的一張桌子吃了近兩個小時，直到

一手啤酒全部下肚，他才暈沉沉地去結帳。 

他臉上掛著兩坨薄紅，大紅外套斜斜披在身上，配上那頭及肩的鬈髮，張揚

又跋扈。 

亨瑞國際酒店——他循著手機定位蹣跚前行，四周的繁華在他眼中只剩重重

疊影。 

夜風拂過帶來幾絲涼意，淡雅的男士香水和啤酒氣息隨風四處飄散。 

一手啤酒下肚後除了後知後覺的醉意還有尿意，他需要盡快趕到酒店然後開

閘放水。 

穿過前面的斑馬線就到酒店了，明越提著一口氣迅速前進，絲毫沒有意識到

眼下正是紅燈，因此他的前腳剛邁出去，整個人就被攔腰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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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憤然回頭，「別拉我！」快憋不住了…… 

拉他之人目光沉沉，面上帶著幾分薄怒，「就這麼想死嗎？」 

這聲音莫名耳熟。 

明越瞇了瞇眼，見來人是樓時景，當即嫌惡似的從對方懷裡掙出，「要你管！」 

看他還想闖紅燈，樓時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拽住他的胳膊直接將人拖走。 

「你……」明越努力控制自己不爆粗口，「放開我！別碰我！」 

樓時景的力氣很大，明越此刻是醉酒狀態，絲毫掙脫不了，只能不停嚷嚷說：

「要打架改天打，你爺爺我喝多了，沒力氣！」 

樓時景回頭看了他一眼，雙目深沉幽邃，無端給人一種壓迫感。 

但是明越和他打了這麼多年，早已習慣他的臭臉，對此毫無懼色，「你要帶

我去哪？殺我可以，侮辱我不行！我命令你鬆手你聽到沒有，是不是聽不懂中

文，要不要我用英法雙語給你翻譯一遍？姓樓的……」 

見對方不為所動，明越忍無可忍，咬牙道：「我要尿尿！」 

樓時景啞然，周圍的空氣彷彿靜了幾秒，無數道異樣的視線齊刷刷落在兩人

身上。 

 

明越暈沉沉地放水，暈沉沉地洗完手，再暈沉沉地走出洗手間。 

樓時景見他出來，下意識扶了一把，本以為對方會推開甚至罵他，誰料剛扣

住那截纖細的手臂，小少爺就倒在了他的懷裡，清淡的男士香水味混著濃醇的酒

氣，不知該說是好聞還是難聞。 

「明越？」樓時景喚他卻未得回應。 

公廁人來人往稍顯嘈雜，樓時景摟著他一動未動，靜默片刻後低頭看去，那

雙濃密的睫羽覆在眼瞼上拉出兩片纖長的光影，為冷白的皮膚蒙上一層安靜的美

感。 

這張臉彷彿用筆描摹而成，每一道線條都清晰完美，挑不出任何毛病來。 

唯一的缺點就是嘴太毒、脾氣太爆，不肯吃虧也不願低頭服軟，哪怕明越每

次打架都占下風也從未見他告過饒。 

幾分鐘之後，樓時景掏出手機打給助理，沉聲吩咐，「亨瑞國際酒店，開一

間房。」 

＊＊＊ 

明越進公司已經是翌日上午十點的事兒了，宿醉的感覺並未消散，他回到辦

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休息室沖個澡，順便將身上殘存著麻辣味和酒氣的衣服換

掉。 

明越褪去衣衫後站在花灑下，任由熱水沖刷著。 

昨天的一手啤酒已經是他的極限了，記憶斷斷續續，彷彿毀損的影片般在腦

海中浮現，似真似假、如夢如幻。 

本以為樓時景的出現是個錯覺，直到他早上去酒店櫃檯查了下開房記錄才意

識到，樓時景的出現是真真實實的，因為開房之人是陳禺——樓時景的私人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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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若無樓時景的授意，他不會輕易開下這間房。 

明越撩起濕濡的長髮立刻露出修長的脖頸，水珠緊貼著冷白的皮膚自脊柱滑

落，最終匯於挺翹臀瓣的溝壑處。 

這樁突如其來的婚事在他心中點燃一團暗火，根本無法用水澆滅，明越煩躁

不安地洗完澡，一邊吹頭髮一邊嚼著麵包充饑。 

辦公室的門被敲響，明越又咬下一塊麵包說道：「進來。」 

「越越。」推門而入的是位年近五十的婦人，穿著一件繡繁花的香雲紗旗袍，

十分優雅，「怎麼這個時候洗澡呀？」 

明越放下吹風機和麵包，面色淡然，「媽，妳怎麼來公司了。」 

虞錦姝緩步走來，接過桌上的吹風機替他吹頭髮，「你幾天沒理爸爸媽媽了，

媽媽擔心你，所以才來公司瞧瞧。沒有打擾到你工作吧？」 

「沒。」明越不自覺地斂去跋扈。 

公司的員工剩不到百人，他每日來公司也不過是應付，沒有繁重的工作，更

不存在被人打擾。 

只是眼下最犯愁的還是資金問題，上個月員工的工資是他變賣掉手裡的兩台

車才發出去的，本月天恆雖然要收購明優，但員工的工資還得由他們明家來發。 

老頭兒負債累累，拿不出半分錢來維持如今苟延殘喘的局面，他手裡能轉的

房和車也已盡數變賣折現，當真是窮途末路、山窮水盡了。 

吹風機的聲音消失後，虞錦姝說道：「今晚回家吧，媽媽做好吃的給你。」 

「不回。」明越一邊綁頭髮一邊回應著，又補充道：「晚上朋友請我喝酒呢。」 

他大多數的「朋友」早在明家破產時就已離他而去，如今願意陪他喝酒的人

寥寥無幾，這種蹩腳的謊言一說出來，連他自己都忍不住勾出一抹譏諷的笑。 

虞錦姝眼眶驀地泛紅，「你爸這兩天血壓一直不降，他想你，想你回家陪他

說說話。」 

明越垂眸，良久後才淡聲開口，「哦，知道了。」 

 

傍晚時，明越開車回到老宅。 

家裡的傭人早被遣散，如今大小家務活都是由虞錦姝在操持，這位曾經十指

不沾陽春水的富太太如今不僅要親自下廚還得打掃。 

明越看著廚房裡那道纖瘦的身影，鼻頭莫名發酸，他踢掉拖鞋曲膝坐在沙發

上，眉頭緊鎖，似是在思索著什麼。 

明武從書房出來時便見他把臉埋在腿間，身影孤寂又無助，然而明武當權威

的大家長慣了，實在也不知道說什麼。 

「越越、老明，吃飯了。」就在這時，虞錦姝端著兩個漂亮的瓷盤從廚房走

出，對沙發上的父子說道。 

今天的飯菜確實豐盛，四喜丸子、糖醋排骨、清蒸鱸魚、酸辣藕丁、油爆上

海青，還有一碗奶油蘑菇湯，全是父子倆喜歡吃的。 

因為婚事，明越有幾天沒理他爸了，如今父子倆見面似乎生疏了不少，虞錦

Cr
esc
en
t



姝一直在做和事佬，明武瞅著兒子不說話，後者就悶頭吃飯。 

直到碗裡的菜堆積如山時明越才訕訕開口，「媽，別夾了……」 

虞錦姝笑了笑，「吃吧吃吧，幾天不見，你就瘦了一大圈兒。」 

明武自顧自地舀了一碗奶油蘑菇湯，吹涼後遞給明越。 

明越怔了怔不禁抬眼看向父親，見對方也在注視著自己，他不動聲色地垂下

眼眸，片刻後捧著那碗湯一飲而盡。 

微妙的氣氛似乎在這一刻得到緩和。 

吃過晚飯，明越去廚房幫媽媽洗碗，卻在這時聽見門鈴聲響，他放下碗筷洗

淨雙手，這才走出客廳打開鏤花鐵門。 

來人是郵差，公司眼下還未正式申請破產，但各大銀行已經迫不及待地向法

院提起了訴訟，所以隔三差五便會收到法院的傳票。 

明家負債累累，如果不賣掉公司，恐怕他爸早就被逼得跳樓自盡了，而且用

不了多久這所老宅也會被法院收回。 

明越腳步沉沉地回到客廳，腦海裡思緒紊亂不堪。 

他還年輕，能去別的公司謀生計，可他不確定自己將來的薪水能否讓父母享

福，更何況媽媽從未吃過苦，如今僅看她做些家務便心疼不已，哪還能讓她出去

工作呢？ 

和虞錦姝洗完碗之後明越就回到了臥室，他躺在床上思考了許久，而後拿起

手機，準備翻開通訊錄聯繫樓時景。 

但很快，滑動螢幕的手指頓住了—— 

他和樓時景雖然相識八年，但彼此從未留過任何聯繫方式，每次想找樓時景

出氣時他就會堵在對方經常出現的地方，其中天恆集團便是他常去之地。 

明越抱著手機發了會兒呆，隨即打開電腦，思忖許久後敲下了一份協議書。 

＊＊＊ 

翌日中午，明越從公司出發，開車前往天恆集團，兩人照舊在會客室裡見面，

與上次不同的是桌上多了兩杯咖啡。 

會客室裡針落可聞，最終還是明越主動打破了這份僵局，「關於婚事，咱倆

可否商議一下。」 

樓時景掀了掀眼皮，目不轉睛地看著他。 

兩天前還氣焰囂張、不可一世的明少爺，此刻居然低眉順眼地和他說「商

議」？樓時景若有所思，但很快便恢復如初。 

明越摸不透這個男人在想什麼，心裡忽然沒了信心。 

片刻後，樓時景舉杯飲下兩口冰美式，淡聲應道：「好。」 

明越迎著他充滿壓迫感的視線，將手裡的協議書推到他身前，「我想說的都

在上面，你看看吧。」 

樓時景拿起協議書輕描淡寫地掃了幾眼，素來冷若冰霜的面上終於出現了幾

分異樣的情緒，只因為紙上內容為—— 

因雙方非自願結婚，故而擬定以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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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期限為三年，三年期滿，好聚好散。 

二、明越先生入贅樓家，不收取分毫聘禮，唯願樓家施以援手，保住明氏祖

宅。 

三、婚姻期間內，樓時景先生和明越先生不得干預對方的私生活。 

四、室內禁止吸煙。 

五、離婚時明越先生淨身出戶，不會分割樓時景先生的任何財產。 

以上協議需雙方共同履行，自簽字之日生效。 

明越已經在右下方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並附以手印。 

樓時景目光沉沉，良久後抬眼，「還有沒有要補充的？」 

明越頓了頓問：「什麼時候收購明優？」 

「訂婚之後。」 

見他斂眸不語，樓時景當即從胸前的口袋裡摸出鋼筆，遒勁瀟灑的簽名字很

快便落在了紙頁上。 

明越眉梢緊擰，神色有點異樣。 

樓時景將協議書遞回他手裡，「字我簽了。」 

牆壁上的時鐘緩慢行走著，在寂靜無聲的會客室內尤為清晰，素來針鋒相對

的兩人俱在此時沉默下來，氣氛詭異而又凝重。 

樓時景注視著這個嘴毒脾氣烈的小少爺，正打算開口說些什麼，卻見對方摸

出手機淡漠地說道：「前天晚上的房費，我還給你。」 

樓時景看了他一眼，旋即打開通訊軟體，「不加個好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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